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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春江花月夜》的修辞美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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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由景及人，情景交融，由江天海月之景联想到宇宙奥妙，人生哲理，陡然转入思乡思
亲之情，让深奥的思想瞬间落入尘世，有情有意，有悲有泪，炼成了一片奇光，已经是浑然天成的艺术整体。该诗处处体

现修辞之美，韵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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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一诗作为乐府旧题收录在郭茂
倩《乐府诗集》的《清商曲·吴声歌曲》之中。此篇集大成

者，格调婉转优美，抒情幽怨缠绵，诗人将意、情以及对人

生哲理、宇宙永恒的奥秘融为一体，情景交融，言之有物，

开创了诗歌高远的意境，增加了作品的意蕴空间。使诗

歌的形式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完美的和谐统一。

熟读此诗，仿佛欣赏一幅精美的画卷，融入画中，不

能自已。一轮明月高悬在空，诗人在春的夜里独自站在

江边，仰望星空明月，思绪乱飞。夜的宁静，月的皎洁，诗

中从月升写到月落，在月的笼罩下，让春天江边的月景，

更细腻入微。思更深、愁更浓，由景移情，望着月亮，盼着

团圆，想念远在家乡的妻子。云的悠然，月的挥洒更体现

了诗人的离别愁绪。层层渗透，由月的无度到人的有限，

但转念想到代代相承的无度之时，诗人满腹的人生体悟

和宇宙永恒的哲理思想使整首诗更加的深刻隽永。本文

将从辞格运用，意象布局以及修辞哲理性上来分析诗歌

的修辞美：

１　辞格运用渲染美的景致
《春江花月夜》运用的主要修辞格有明喻、借喻、映

衬、拟人、象征、叠字、设问、对比以及对仗等手法，虚实相

生，给读者留下无限的空间想象。

１．１　虚实结合，美由心生
开篇就写“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挥

洒出一幅春江月夜的壮丽景象，江与海相连，月与潮共

生。这里的“海”是虚指。江潮仿佛和大海连在一起，气

势磅礴。而此处的春并未像其它诗中的春一样，写在阳

光明媚中，而是别出心裁地抒写明月夜的春，用夜的黑映

衬春的活力，哪怕在黑夜中，也能用心去感受、用灵魂去

触摸。那“夜”的春，那“春”的气息。而再用一个“共”

字，强调春江与明月的联系，月照江天，天地一派空旷辽

阔的美妙境界，与大海连在一起，浩瀚无边。诗人对月光

的观察尤为出彩，月光倾泻在世间万物上，将美妙的大千

世界更是装扮成梦幻一样的银色。而后写到“芳甸”“花

林”“流霜”“白沙”，无不道出春江景物笼罩在月色之中。

“芳甸”乃是想象，生气昂然，生命力的象征。

诗篇通过这一系列虚实景象的交替书写，细腻的笔

触，优美的辞格，让读者在诗人创造的神话般的美景中畅

游，静谧的环境和朦胧的氛围，更让人产生一种静的状

态，使春江花月夜显得更加幽美恬静。

１．２　借物写思，无限哀愁
诗中以“白云”借指远行他乡的游子，漂浮不定，一片

悠悠；“清风浦”主要为离别感伤之地，这里托物寓情，为别

离的景物和处所。“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诗人就如同诗中的白云一样，飘渺不定，为了仕途的发展，

不得不远离家乡告别妻子，以终日的奔波、无奈，感怀自己

对妻子的思念。诗人是多么想像白云一样自由自在，不受

世俗牵绊，能与妻子共厮守。可现实的残酷，诗人也只能

在青枫浦上思念家乡，思念妻子，抒发心中的无限哀愁。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此句更让人感

怀，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借“明月楼”表明月照临的楼头

的思妇，正是这种离愁别绪之中，诗人不仅是感伤自己，

更是感伤众多离乡之人，一种离人怨妇之情油然而生。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鸿雁”“鱼

龙”本是象征物，古代传说托鸿雁、鲤鱼捎书带信。此处

诗人想借鸿雁、鱼龙为远在家乡的妻子带去他深深的思

念，可是就连展翅翱翔的鸿雁也无法把相思带到远方；那

跳跃的鱼龙，激起阵阵水波，也只是徒劳。从而更映衬诗

人思念之深之痛。这种凄苦的美，诗人并没有直接表达，

而是通过他物的映衬烘托出来，以更加委婉地手法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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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处事的无奈和思念之苦。

１．３　事物人格化，具有生命力
全诗紧扣“春、江、花、月、夜”来写，但重中有重，更在

于“月”，月是主角，以其它四物来烘托“月”，正由于“春、

江、花、夜”的陪衬使整篇诗更加美轮美奂。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一个“生”字，

将明月拟人化，赋予了明月与潮水更为鲜活的生命，有了

灵动。正是这种拟人化的书写，才将春、江、月写出了人

性的感情和魅力，使诗篇的美具有了活性，有了生命力。

诗中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一个

“待”字，拟人的手法，把月亮写出了情思，月色恬谧，为了

见到梦中的人，月也有了感情。紧接着一个“送”字，更道

出无限的追问，青春啊，人生啊，就像这消逝的光阴，被这

滚滚长江之水无情的带走了。月有了活力，水有了生命，

简单的一个字，将青春易老，世事无常表达的精准细腻。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

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月”的拟人化，在此四句中体现

地淋漓尽致。“徘徊”二字点睛之笔，云的飘摇不定，映照

出光与影的迷离；而把月人性化，用月与影的明灭不定，

衬托月光对思妇的同情，徘徊在思妇身边不忍离去。妙

笔生花之处就在于，思妇触景生情，反而思念更甚。情急

之中，她想赶走这恼人的月色，可月色“卷不去”，“拂还

来”，深深地依恋着她。这里 “卷”和“拂”两个动作，生动

地表现了思妇内心的惆怅和迷惘。同一片月色，照亮的

不仅是思妇的妆镜，更甚地是照亮着远在他乡的游子，以

及思妇内心的思念。然而诗人不直说思妇的悲和泪，而

是用“月”来烘托她的怀念之情，悲泪自出。

全诗以“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结束全

篇，曲尽其妙。用“摇情”二字，写出了诗人绵长的思念，

将月光之情，游子之情，诗人之情交织成一片，洒落在这

一片江树上，也洒落在了读者的心上。情思摇曳，心醉神

迷。给人以希望和安慰，完美地被情思化了。

１．４　美的联想，文采斐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在隐喻中道出

了深深的难堪。春光将老，人在天涯，情何以堪？江水流

春，流去的不仅是大自然的美丽春天，更是游子的青春和

幸福人生的憧憬。

“空里流霜不觉飞”，写在无尽的意念之中，“月”照如

霜，流霜不觉飞，白沙看不见，采用比喻的手法，突出月的

皎洁纯净。通过这一系列的比喻渲染出当时诗人所处的

美的景致，给人想象的空间。让人心生感慨，那将是一幅

多美的画面啊，真希望时间就此停留，不为别的，只为我

心中的美和无尽的思念。

全诗多处辞格的运用可谓妙哉，也正体现了修辞运

用的得体性，以和谐的歌调，符合题旨情境，让读者流连

忘返、意犹未尽。正是这些辞格的运用，使得诗的境界更

加深远，不仅停留在“春、江、花、月、夜”的表面的描写之

中，更重要地是抒写了游子、思妇、离恨、闺怨之情，挖掘

了人生、宇宙、亲情的更深地意境和更美地追溯。

２　意象布局营造美的幻象
意象是诗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意象中的形象

包含情思，在不断被人接受认知的过程中渐渐被固定在

一个或几个特定的意义上，从而积淀成一个“有意味的形

式”。诗歌中意象与内容的融合，创造出情与理的意境，

激活和驰骋读者的想象和联想，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

穷的审美效果。

李为中、孟建安《得体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一文中指

出：“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使得一些普通的东西、景物携

带上了浓厚的文化信息，它们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组合成

了特定的意象，成了汉民族传统文化的载体。”［２］结合张

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更能让我感受到文化赋予修辞美的

意义。本诗所选的意象最突出的就是“月”和“江”。虽然

“春”“花”“夜”等意象也发挥了不小的意义，但“月”和

“江”相互映衬，相互对比，言有尽意无穷，让整首诗在

“江”“月”营造的意境中不断升华，虚虚实实，朦朦胧胧，

让读者在阅读中产生一种梦的幻象，似有非有，而情感在

空白中，含而不露。使得诗篇回味无穷，更为动人。

２．１　“春”“花”的意象，勃勃生机
“春”“花”在诗中只是象征的意味，并未真正的存在，

而诗人用此两种意象将大自然诗化，写活写透。生命的

自由、活力和灿烂，在“春”“花”两物的意象之中托盘而

出。在大自然的启迪和感召下，由心灵酿造出一幅艺术

图画，温软、柔和的春如潮水般，水阔盎然、多姿多彩的春

景跃然于前。春、花本就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春天的到

来，万物复苏，一派生气，而花的映衬又把春装点的五彩

缤纷，绚丽夺目。意象的描写可以穿透事物的表象，隽永

之处就是让读者玩味和体悟到其背后的特殊意味，这才

是诗歌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２．２　月与江的传统文化意象
“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团圆和美满。月

是故乡明，月由圆到缺，由缺到圆。总是用月来寄托远在

他乡游子的思乡、思人之情。以“月”为意象，写出了月的

灵魂和灵气。诗中亦没有直接的篇幅写对家乡和妻子的

思念，而是通过对月的描叙，借月来表达思念之情。用

“月”来烘托诗人的悲和泪。中国亦是有众多借月思家思

人的名句。如：杜甫《月夜忆舍弟》：“露从今夜白，月是故

乡明。”王安石《春夜》：“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

杆。”都是通过“月”来营造一种思念的幻象，月有阴晴圆

缺，人有悲欢离合，更是用这种意象的布局，使得诗人的

愁苦和思念更浓烈，更让人心醉。

“江”在诗篇中也举足轻重，用仅次于“月”的１２次出
现，来反复映衬月的意象，以及用“江”的流动性，更显现

出此诗的动感。“江”寓意着“流水”，流动，滔滔不尽。

“流水”所要表达的就是诗人感叹时光和生命的流动，一

种流逝的重要意象。望着奔腾远去的江水，总有一种一

去不复返、无穷无尽的意味。动感是好诗的灵魂。在这

动的意象中，表达了时光的流逝、生命短促的悼惜之情，

但转念又会让人想到水的不尽和绵延，一物两意，更是体

现了诗人用词之绝。在这种动的、活的意象中悟的更深

更透。又如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

春水向东流。”更是体现出江水奔腾不息，愁绪如流水一

般无穷无尽。“江”是生命的源泉，思想的光亮，情怀的

物象。

２７１



第９期 林晖：略论《春江花月夜》的修辞美

２．３　情感在意象中深化，形成意境整体美
“江”与“月”的相互映衬，象征着生命的两大体征。

“江”的永恒流动与“月”的永恒存在，使得有限生命的

“人”来感叹、发问永恒存在的“江”“月”。在诗的下篇中，

由游子思妇的离愁寓在春江花月夜里，以美景折射出离

别之苦；再以月、江与人生进行对比，突出人生的短暂。

而在这有限的人生旅途中，离别之愁更加浓郁。让此诗

更为精妙之处就是不仅让“月”与“江”紧密扣合，更让

“月”与“江”这个两个意象都结合进“人”的情思，让

“月”“江”“人”同为一物，浑然难分。从“江天一色无纤

尘”句到“但见长江送流水”句，以月光为媒介统摄诸多意

象，折射人生的短暂和渺小。又将“月”与“人”互相渗透，

彼此交融，情景合一。通过这种整体的意象布局使整首

诗产生美的幻象，让读者能走进诗里，不仅身心上得到美

的享受，而且在灵魂深处得到洗礼。有意识的将人生融

入到大自然的环境里，让人回归永恒的自然，达到中国传

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展示其永恒的价值。

月色赋予了春夜灵气，江水赋予了生命的流动，花更

多是让我们感受到春的生机和昂然，描绘了一幅动人心

弦的春江花月夜之景。而最终这一切意象、物象的结合，

使其与情志连为一体，成为了诗中诗，画中画，流传至今

的千古绝唱。

３　天人叩问引发美的哲思
人以修辞的方式进入关于这个世界的表达，也以修

辞的方式进入关于这个世界的审美化理解，当人把世界

的结构修辞化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成为人的世界。人

与他所置身的世界可以有多种联结关系，修辞把人带入

与世界的审美关系［３］。“修辞立其诚”是修辞学的最高境

界，也是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精髓所在。正是古代中国人

“天人合一”观的一种表现形式。由此可以感知修辞给予

人的审美乐趣。人类通过修辞的方式，将本无意义的物

质世界变得更有内涵，更有价值，赋予单纯的物质世界以

人生韵味，哲学理性，引发美的哲思。

３．１　天人叩问，追溯人生开端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诗人用一个设

问的方式，引出了无数的思索和追问，表达了诗人对时间

和宇宙的思考。诗人联系自己的人生经历，思考和品位

人生的况味。让读者仿佛融入到一个传奇的世界，那么

澄清，那么明清，使人忘却了人世间的一切忧愁和苦难。

是谁在江畔第一个见到如此恬谧的月色；光照春江

的皎月又是在哪一年开始照耀人间呢？此两句历来为人

称道，被称作此诗的“诗眼”。诗人由写景到自我的思考、

体悟，在对自然奥妙的玄想中，展示了寥廓的宇宙意识。

将人生的境界提升到更为自由的境地。一个问句，问出

了世事的无奈和沧桑，陡然从美的春色夜景中引出了诗

人的思考，想到了人生的短暂和浩瀚的宇宙。这种和谐

的感悟，情与景的完美结合，让诗人本真的“自我”和“超

我”在大自然宽广的境界中得到了最大化的印证。

就是这一问，也问醒了诗人，让诗人能独辟蹊径，从

另一个更高的角度去顿悟人生，感慨世界。

３．２　自我冥想，悟出真谛
诗中“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述说里，

诗人联系人生，询问人生奥秘的极大深度和广度，探寻宇

宙的神奇，在无限和有限中寻找答案，仿佛进入了一个纯

净空灵的世界，最终在永恒中找到了答案。这就是整篇

诗中的精髓，让诗的境界达到了无法超越的境界。由诗

的单纯写景抒情到更深层次的哲理性探讨，由景到情到

人，突破常规，成为一代名作。

由“月”的“亘古不变”年年相似联系到人生有限，但

代代相传。这就是一种洒脱积极的人生观，由相对于每

个个体稍纵即逝的生命，到人类的传承可以无限久远，用

人类这种传承的久远与“年年只相似”的明月、江河得以

永存。正像那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一样阐述美的短暂和生命的有限。

通过诗人的反复述说、叩问，引发美的哲思。由有度

到无度，由变到不变。诗人由写景升华到抒情，写人生哲

理，使诗的意境更加深邃迷人，耐人寻味。此诗虽感伤人

生短暂、有度，但并不会让读者感到绝望和颓废。而正是

这种永恒的无度，展示了生命和宇宙的统一，让人们看到

了希望，更深地感受到对生命的热爱和人生的憧憬。这

就源于诗中透露的哲学思想，用常人无法触及的修辞来

表达高远的人生哲理和宇宙意识，无不让人产生美的享

受。天地之大美而不言，只能通过无限的寄思予以意会。

使美妙的景与忧伤的情联系在一起，从有限到无限，以无

限灌注于有限，使静止与流逝交融在一起，由事物的具体

性上升到抽象性，达到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

综上所述，《春江花月夜》作者对诗歌辞格灵活有度

的运用，渲染了这“春、江、花、月、夜”景独特之美，让我们

感受到诗的灵动、清新；从诗篇整体的意象布局中，领悟

人生诗意境界的创造和自然美境界的把握，从而营造出

美的幻象；再从更深层次的思索、叩问引发美的哲思，让

读者感受到诗歌也可以对人生、大自然、宇宙世界以及人

内在的感情世界的深切关注。内容上的意境化与诗篇背

后所透露的“永恒”的哲理相得益彰，表现了强烈的生命

信念和人生意念。从而生发出年华流逝的感慨以及人生

哲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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